
文/江苏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我今年六十六岁，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万幸得修炼法轮功。修炼前身体特别差，多种疾病缠身，

因此早就退休了（四十九岁就病退在家），天天吃药、打

针、贴膏药，痛苦万分。天天坐在麻将桌上，每天要打八

九将，昏天黑地的混日子，嘴里还不停的抽烟，谁说也不

听。儿子说我迟早要死在麻将桌上，我的回答是：我愿

意。别人是别人那样死的，我是玩死的。就这样自暴自

弃，在玩麻将中等死。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的

一位好友，拿着一张粉红色的广告纸来我家，请我把一份

“法轮功简介”抄写一下。出于面子，我不好拒绝，就答

应了。等朋友走后，我把文章内容看了一下，就动手用毛

笔抄写，抄好后，我立即送到他家。他很客气的说谢谢

我。我顾不上听他说谢谢这句话，就急忙问他：“法轮功

在哪儿炼？我能参加吗？”他说就在他家炼，你想炼，当

然能。 

就这样，我下午一点多钟就到他家，学了法轮功的第

一套功法。当时我左手上戴了一块台湾产的儿童玩具表，

是电子产品，戴在手指上的。炼功时就觉的戴表的手指很

疼，我就把它拿下来放在口袋里。唉！真神奇，手指立即

不疼了。后来才懂的这是炼功时能量流通过所引起的。 

过了几天，我又请熟人从外地买了一本《转法轮》，

在家认真阅读。第一讲还没读完，就开始清理身体。从那

以后，我身体一点病都没有了，人也精神起来了。我从内

心感到大法的神奇。 

大法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烟也不抽了，麻将也不

打了，天天按时到炼功点炼功，还帮助其他功友纠正动

作。炼完功后，我又组织五、六位不识字的老太太到我家

学法，我读《转法轮》给她们听，然后教她们认字，一个

字一个字的教。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时，好几个老太

太都能通读《转法轮》了。 

因为大法太好了，大家都不同程度的从中得到好处

了，所以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不管电视、报纸怎么

造谣、攻击，我们都不信。◇ 

昆山市丁保国盯梢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红峰

小区七十岁的丁保国，走路时，摔了一跤，当时七窍流

血，不治而亡。 

多年来，为了区区几百块钱，丁保国受中共邪党、街

道、居委的指使，盯梢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善良的法轮功

学员多次向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向中共邪党、街

道、居委告密，执迷不悟，终落得可悲的下场。 

在此真诚劝告还不明真相的人们：善待法轮大法、善

待法轮大法修炼者，就是善待你们自己。为自己生命的永

远，选择美好的未来吧！ 

 

 
 
济宁大法弟子李凤云、徐滨海在丰县被绑架
李凤云，女，六十多岁，家住济宁第二职业高中（原

济宁五中）家属院，娘家在江苏丰县。九月二十五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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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欧洲法

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一千

多名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 

十几位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其

中有一位七十岁左右的俄罗斯老太太玛格利，讲述了她

向到外国的中国人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玛格利是土生

土长的圣彼得堡人，一年多以前，她和另外几位西人法

轮功学员开始向参加圣彼得堡一住宅区建设的中国建筑

工人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并在工人下班后经常路过的

地方建立了一个法轮功炼功点，让中国工人亲眼看到什

么是法轮功。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工人看法轮功学员的

目光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变成了后来的好奇，進而主动

索要法轮功真相资料，很多中国工人明白真相，主动签

名退出中共所有的组织。 

欧洲法轮大法学会的吴先生回忆到：“我还记得

（十年前）那次在法兰克福听师父讲法大约有九百多

人，来自二十五个国家。……很多十年前参加那个法会

的人，现在还是坚定的修炼者。”下午五点多，在法会

快要结束的时候，师父发来了贺词。在用四种语言宣读

了贺词之后，法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零八年欧洲法会在柏林举行

法轮大法使我变成好人 

在娘家探亲，暂住期间向当地民众讲法轮功受迫害

真相时被当地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进丰县看

守所，后来又转到江苏沛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

随后丰县警察联合济宁警察到李凤云在济宁的家中

非法抄家。 

徐滨海，女，六十多岁，家住济宁学院宿舍。

与好友李凤云在江苏丰县讲真相时一同被绑架。现

在被非法关押在丰县看守所。 

目前，丰县邪党人员欲对二人非法判刑，丰县

检察院已接手此“案”。在此，希望善良的人们伸

出你的援手，帮助制止中共邪党对这两位花甲老人

的迫害。◇ 

发发发生生生在在在身身身边边边的的的迫迫迫害害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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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一直以来都有个愿

望，就是想走出国门看一看，感受

一下外面的形势。 

今年初春，我随团去港澳旅

游，出发前就提醒自己，一定要不

虚此行。 

我乘早班飞机于当天下午到达

深圳，由深圳入境香港。导游在车

上给大家做了个简短的介绍：“大

家好，我是×××，再过二十多分

钟，我们就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入

到资本主义国家了，进入香港后，

你会发现有三点不同，首先，是法

轮功！法轮功呢，在国内是完全遭 

到禁止的，但在香港是自由的，到了那里，法轮功的人

员会发给你一些传单和一些音像制品等，大家可以接可

以看，完全都是免费的，……。” 

由于行程安排得比较紧，第一个景点是香港的太平

山，在这里可以俯视全香港夜景。车子开到太平山时，

已接近傍晚，景点集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尽管这

样，我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法轮功的展板和站在一旁、

面带微笑的法轮功学员。 

上车后，我坐在最后一排，拿着刚从香港法轮功学

员手中接过的《九评共产党》等书。接着发生的一件

事，让我感到很震惊。 

车子起动后，另一个导游大声对大家说：“大家看

到了吧？法轮功！这些人你看他们象是有钱人吗？不象

吧？他们是有给钱的！”这时，有客人问：“是吗？谁

给他们？”她说：“台湾那边给，一天三百块……”我

当时心里一惊，我为她错误的认识感到惋惜，并暗下决

香港导游的转变  

▲香港九评、退党与法轮功的真相点 

【明慧网】我姨姥爷和姨姥姥离休前分别是副省长

和局长，他们离休以后身体一直多病，每年的医药费加

起来一般都在万元以上。九八年中国新年时，我去看望

他们，顺便给他们带了本《转法轮》，并告诉他们“我

亲身实践，法轮功是祛病健身、修养心性的最好功法，

希望你们能炼炼”。 

不久，二位老人开始炼炼，感觉确实很好，一直坚

持了一年多。正当二位老人开始丢到了多年的药篓子开

始受益的时候，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集团开始

以莫须有的罪名疯狂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二位老人也在

压力下被迫违心地放弃了修炼法轮功。 

今年二月，听大姨说二位老人现在身体很差，我于

是千里迢迢来到姨姥家。到他家时正是早晨五点整，大

姨给我开的门。一见面，大姨特别兴奋，“你可来了，

二位老人可想你了，天天盼着你来。” 

“我姨姥和姨姥爷呢？” 

“小点声，他们在炼功。” 

我心里一阵惊喜，“炼法轮功？” 

“你怎么知道的？” 

“真正炼过法轮功的，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永远不会

副省长姨姥爷又炼法轮功了  

1998 年沈阳万人集体炼功 

迫他真心放弃的。” 

“你说的真对。你知道，他们二老一生什么政治运

动都经历过，反右期间挨批、文革挨斗，九九年七月又

开始了新的文革，他们二老整天提心吊胆，还好，九年

过去了，没出什么事，这不天天看真相材料，看《九

评》，终于看明白了，又开始炼了。” 

我们正说着，二老从屋里走出来，笑眯眯地说道，

“哪位神仙来了？” 

我跟他开玩笑道，“好啊，中共省长大人又炼法轮

功了。” 

姨姥爷哈哈大笑，说：“以后别叫我中共省长好不

好，我听着觉得别扭，要叫就叫我人民省长，我吃的是

人民的俸禄，不是共产党的俸禄。”（文／正醒）◇ 

心，要跟她讲真相。 

接下来她开始安排住宿，最

后她把自己跟我分到了一个房

间，我笑着答应了。 

到宾馆后，已是晚上八点多

钟，我刚洗漱完毕，她也进了客

房，我们就聊了起来。我有意把

话题引到法轮功上，她说：“大

姐，其实我不了解法轮功，我都

是在国内听到的一些消息。”我

问她怎么知道法轮功学员是有人

给钱呢？她回答说是别人说的。

我就给她讲了为揭穿谎言、唤醒

良知，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付
出……她听得很认真，看她明白后，我说：“国内的消

息是被封锁的，香港是大陆的一个窗口，每天有很多人

来到这里，来了解国内看不到的真相。你每天要带很多

的旅游团队，而客人是非常信任你的。如果通过今天我

们的交流，你能对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请在今后的

工作中，给客人们一个正确的引导。”她真诚地说：

“大姐，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俩一直住在一起，她告诉

我，干他们这行很累，心里话也不能说，可是当她第一

眼见到我时，就觉得有一种可以依赖的感觉。就这样，

我俩一有时间就聊天，每天都要聊到凌晨。有一天我把

师父的经文《洪吟》中的《做人》背给了她听，她很认

真听，并且让我把这篇经文发到她的手机里，她要时常

看看，对照自己。在离开香港的那天早上，她认真地跟

我说：“大姐，你帮我用××名字退（党）了吧！”◇


